
■赵 娜
孩子生病，晚上吃完药便早早躺下

了。我匆匆起身，到院角摘了几朵鲜艳
的凤仙花瓣。小心翼翼地将花瓣揉碎，
拌上白矾等涂抹在指甲上。凤仙花的颜
色如烈火般炽热，又似朝霞般温柔，渐
渐地染上了我的指尖……

古人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亦不能免俗。只是整日养娃的辛劳，
让我无暇他顾，平日里连梳妆打扮都省
略许多。

小时候，我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喜
欢采摘凤仙花来染指甲。成为母亲后，
生活的重心早已转移到孩子身上。然而
对美的追求，却从未改变。每到夏天，
夜深人静时，孩子安然入睡后，我总会
找时间为自己染一次指甲。不仅是为了
美丽，还是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宁静和

喜悦。
现在，孩子正安静地躺在房间的

小床上。他呼吸均匀，如同海浪轻拍
着沙滩，小脸在月光映照下显得格外
柔和，透露出一种不可言喻的纯真与
和美。我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感受
那份来自血脉相连的温暖与力量，心
中满是柔情。

母爱即将满溢之时，一个念头却如
同夏日里的清风，带着一丝丝调皮与不
羁，悄然拂过心田。我站起身，目光不
由自主地落在了那盆凤仙花上。盛开的
花朵如同一群穿着红裙的少女翩翩起
舞，散发出阵阵清香，让人不由自主沉
醉其中。

缓缓走近并蹲下身来，轻轻抚摸着
那些柔软的花瓣。它们如同丝绸般细腻
光滑，触感中带着一丝凉意与生机。轻

轻摘下几片花瓣，将它们放在手心轻轻
揉搓，直到鲜艳的红色汁液渗透出来。
然后，按照记忆中的方法，将花瓣捣碎
并加入少许明矾搅拌均匀。那一刻，仿
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与朋友
们一起在花丛中嬉戏打闹的情景历历在
目。

微笑着将红色染料涂抹在已经修剪
得短短的指甲上。虽然养娃的日子，让
我无法再留起长指甲，但染指甲的仪式
感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幸福。
轻吹着指尖上的染料，让它们更快风
干，我仿佛也变成了一位美丽少女，在
月光下翩翩起舞。

再次回到孩子房间，小心地握起他
的右手放在脸颊上，我知道将来无论遇
到多少困难和挑战，我都会像现在这样
坚强地守护他，陪伴他一起成长。而那

一抹嫣红的凤仙花不仅点缀了我的指
尖，更点缀了心中每一个角落，提醒我
要珍惜当下，享受生活中每一个难忘的
瞬间。作为母亲的我，也希望孩子能够
看到并欣赏这种美，并希望他在成长的
道路上不仅学习知识，还能学会欣赏生
活，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无限美
好。

染完指甲后，静静坐在窗前，看着
皎洁的月光洒在熟睡的孩子身上，我的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无论时光如何变
迁，我都会像凤仙花一样坚韧而美丽地
活下去。

那一抹凤仙花的颜色，装饰着我
平淡的生活，给予我前行的力量。未来
日子里，我会带着这份颜色和力量继续
前行，在生活的道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
光彩。

凤仙花的颜色

■王 寒
盛夏周末的清晨，路过美

食街时，老李的凉粉摊已经支
起来了。几个食客捧着青白瓷
碗蹲在马路牙子上吃凉粉，碗
里的凉粉颤巍巍地晃动着。这
熟悉的场景，将我的思绪拉回
了童年。

绿豆成熟的季节，每到傍
晚，母亲就会挎着竹篮带我去
地里摘绿豆。干裂的豆荚轻轻
一碰就“噼啪”作响，青绿的
豆粒滚落掌心，还带着阳光的
温度。

回到家，灶屋里就会响起
石磨转动的声响。母亲弓着
背，手臂有节奏地推拉着磨
盘。豆粒在石磨间碎裂，乳白
的汁液从磨缝中缓缓渗出。我
蹲在灶前添柴。跳动的火苗将
我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
忽小。

“六份水一份粉，多则稀，
少则稠。”母亲总这样念叨着，
将绿豆浆倒入滚水。木勺在锅
中画着圈，蒸汽渐渐模糊了她
的面容，香气却越发浓郁。锅
里的清水慢慢变得浓稠，泛起
珍珠般的光泽。这时，母亲会
让我撤去明火，用余烬慢慢煨
着，说这样做出来的凉粉不伤
脾胃。

锅底结出的凉粉锅巴是我
的最爱。那薄如蝉翼的一片，
焦香酥脆，咬下去咔嚓作响。
母亲总是笑着看我狼吞虎咽，
自己却只舔舔勺上沾的浆汁。

成型的凉粉洁白如玉。母
亲的刀工极好，切出的凉粉丝
粗细均匀。撒上葱姜蒜末儿，
浇一勺红亮的辣椒油，白的愈
白、红的更红。入口滑嫩弹
牙。

后来，母亲尝试新配方，
有时掺些豌豆粉增香，有时加
玉米粉。但我最钟情的，还是
她做的红薯凉粉。

冬夜，我常被一些声响惊
醒。透过门缝，看见母亲在油
灯下磨红薯，手背冻得通红。
红薯汁儿经过过滤、沉淀、晾
晒，最终变成雪白的薯粉。做
热凉粉时，薯粉与豆粉相融，
盛在碗里如凝脂般颤动，仿佛
吹弹可破。

寒夜里，捧着一碗热凉
粉，一口下去，暖流从喉咙滑
到胃里，继而温暖全身。母亲
总会多盛半碗，说我读书费脑
子，该多吃些。

离乡多年，母亲托人捎来
的凉粉总是用搪瓷碗装着。我
揭开蒙着的纱布，凉粉虽已微
微发黄，却仍是记忆中的模样。
拌上调料，第一口下去，恍惚又
看见母亲站在灶台前，蒸汽朦
胧中，她的鬓角已经花白。

如今，我居住的小城街边
也有凉粉摊。摊主麻利地切着
凉粉，辣椒油红得耀眼。我总
要上一碗来吃，却不是母亲做出
的滋味——也许，我怀念的，是
那个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和那段
在灶前等锅巴的旧时光。

凉粉滋味长

■董晋生
夏日的风，裹挟着45年沉淀的思念，

将我们这群鬓染霜花的老兵，吹向了魂牵
梦萦的乌兰布统大草原。

坝上草原人潮如织。我们和家属共26
人汇入涌动的人潮。这里的牧场坦荡如
砥，水草丰美。各色野花在草丛间恣意泼
洒，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发的夏日画卷。

蒙古风情园里，笑声如铃。家属们穿
上鲜艳的蒙古袍，瞬间变了模样，步履间
平添了几分可爱的笨拙。在“追梦坝上草
原”的巨幅标识前，她们仿佛重回少女时
光，背倚起伏的绿浪，模仿着牧羊、放
牛、策马、引弓的姿态，甚至张开双臂欲
作飞翔。光影流转间，她们那份执拗的认
真与掩不住的欢欣，交织成动人的画面。

塞罕坝的月亮湖如一弯澄澈的新月，
静静卧在草原温柔的臂弯里。一侧是林海
苍茫，郁郁葱葱；一侧是牧场辽阔，碧草
连天。湖水清可见底，微风轻拂，水波轻
吻着岸边的花草，天地间弥漫着难以言喻
的宁静与祥和。“这里景色真美，快给俺
留个念想！”于是，湖畔便热闹起来。整
理衣领、调整表情、寻找角度，光影定格
处，是战友们松弛的笑容，是家属们飞扬
的神采，是欲将这湖光山色与此刻心境一
并封存的虔诚。在这里，我们体验了马背
上的颠簸驰骋、骆驼车的悠然摇晃，也惊
叹蒙古勇士摔跤的勇猛、猎鹰掠过长空的
矫健之姿。

翌日，乌兰布统大草原的辽阔，才真

正在眼前磅礴展开。半山腰处，一棵树遗
世独立——那便是我们无数次在电脑屏幕
前凝望的山钉子树。它孤傲地挺立在山
坡，枝干遒劲，像一位哨兵守着亘古的时
光。自树旁缓步而下，恰逢牧民赶着牛群
缓缓经过，对面山坡上，几十匹军马正悠
闲地啃食青草。天是洗过的蓝，云是蓬松
的白，山是沉稳的青，草是绵延的绿，黄
牛与红马点缀其间，大自然信手挥毫，便
是一幅斑斓画卷。

一棵树，站成一道风景；一匹马，
驮着一段传奇；一群牛，行走成流动的
图画。黄牛膘肥体壮，马儿毛色油亮，
牧人的脸庞刻着淳朴善良。伫立草原之
巅，远眺军马场依稀的营房与野鸭湖上
游如带的溪流，清凉的风拂过面颊，时
光仿佛在此刻凝滞。能与共沐风雨的战
友、相伴半生的家属在此共沐自然风
光，胸中块垒尽消。我终于按捺不住，
向着这绿毯般铺向天际的原野，向着这
澄澈的蓝天、游弋的白云、潋滟的碧
水，放声长啸！笑声如脱缰的野马，恣
意奔腾在这无垠的天地间——原来生命
最酣畅的呼吸，便是在这无边的澄明
里，寻回内心的美好记忆。

野鸭湖，湖面空阔而静谧，水质清冽
如初生婴孩的眼眸。湖畔水草丰美，芦苇
随风摇曳成诗行，不知名的鸟儿在潋滟波
光间嬉戏、栖息。不远处，一片白桦林默
然肃立，雪白的树干与翠绿的枝叶，在柔
和的光线下筛落斑驳的光影，成为莽莽草

原中一道美丽的风景。在镌刻着“野鸭
湖”三个红色大字的石碑旁，我拍了张照
片，定格记忆。

归途，暮色四合，草原渐渐沉入温柔
的暗蓝。车轮碾过，窗外的青草簌簌低
语，仿佛在辨认我们留下的足迹。45年弹

指一挥间。然而，这无言的绿野，以其无
垠的胸怀，温柔地收集了所有的足音与欢
笑——它认得我们，如同认得每一缕掠过
旷野的风，每一滴坠入泥土的露。

草原不言，却以最宽广的臂膀，承托
起时光流转的厚重。

怀着憧憬去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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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晓敏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
语文课本一发下来，我迫

不及待地拿起就读。语文课本
上的文章读完了，配套的作文
书就发下来了。看到别人的文
章写得那么好，我心里对作者
充满了羡慕，心想：“别人为什
么写出那么好的文章？”再去读
一读，还是觉得作者写得真
好。

幸好，我的一位小学语文
老师很擅长指导学生写作文。
他告诉我，只要把自己看到的
事情和想说的话写出来，就可
以变成一篇作文。我怀疑地问
这样能行吗？老师说不妨一试。

试一试有什么难的？当我
听到一件事情时，我就尝试把
它完整地写下来；看到好看的
植物时，我就用自己的语言把
它描述下来；听到一件趣事的
时候，我把它转述出来并写出
感悟。作文写出来了，我感觉
还不算太差，自信心就建立起
来了。

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着，我越来越喜欢读书和写作
了。在阅读中汲取着精神力
量，感觉写作文也不是那么难
了。

上中学时，有一次老师在
课堂上布置了一篇作文。作文
课往往是两节，第一节是打草
稿，第二节把稿子誊抄在作文
本上。我觉得自己不用打草稿
就可以把作文写得很好，结果
老师检查时发现了。他非常生
气，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了
我。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道
理：写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情，
必须认真去对待——这不仅是
对自己负责，还是对读者负
责。

这件事让我对文字产生了
敬畏感。所以每次写作前我都
要认真思考一番：写作的立意
是什么？文章的结构层次怎样
设计？语言是否得当与优雅
等。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那
位语文老师的批评，让我明白
了写作的意义。

之后的日子，学习更加紧

张了。直到上了师范学校，我
才从那种紧张状态中走出来，
但阅读习惯和写作爱好并未改
变。当时，学校图书馆里的图
书我可没少借。正是当时的大
量阅读，让我对文学产生了越
来越浓厚的兴趣。

毕业后，我踏上了去南方
打工的列车。行囊中我装着几
本《深圳青年》。这几本书是在
漯河车站的报亭里买的。当
时，我只是想通过杂志了解一
下南方的世界。书开阔了我的
视野，让我读得不亦乐乎，深
陷书中不能自拔。

在南方的日子里，工厂的
生活有了读书的加持，不再枯
燥。即使外面的世界充满诱
惑，空闲的时候，我还是喜欢
一个人待在宿舍看书。当时的
工资不高，平时吃住都在厂
里。我大部分的工资都用来买
《收获》《十月》等杂志了。一
个人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其乐
无穷！

后来，带着浓浓的乡愁，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工作之
余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机会，平
时除了买书看之外，也去单位
的图书室阅读。读书多了，自
然想要写一些什么。于是又重
新拿起笔，尝试着把生活和工
作中的点点滴滴写下来，写真
实的社会现状，也写生活中的
美好，每次写完都有一种如释
重负的感觉。为了分享这种感
觉，我尝试去平台投稿，虽然
稿件大部分石沉大海，但毫不
气馁。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写
作水平，我加入了县作家协
会，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
目的就是在活动中学习别人的
写作技巧，在与文友的交流中
坚定自己的写作信念……一年
下来，发现自己进步很大，知
道了自己该努力的方向。

在写作的道路上，我一直
坚持着，充满快乐。快乐的是
自己的一些文章最终变成了铅
字，它给予了我自信与成功的
喜悦，激励我笔耕不辍、奋勇
向前。

写作让我快乐

■周桂梅
夏日的早晨，一层薄雾笼罩着我家

的小菜园。园子里绿意盎然，一畦畦的
蔬菜排列得整整齐齐。

夏天的菜园是最具生命力的，空心
菜、苋菜、韭菜，一茬一茬地。豆角、
黄瓜、茄子、苦瓜、辣椒、西红柿，一
股脑儿地成熟着，让你忘记了侍候它们
长大的辛劳。

到了三伏天，凉拌黄瓜是最简单的
一道家常菜。从菜园里摘几根带刺儿的
黄瓜，洗净用刀一拍，搭配洋葱、变
蛋、大蒜、荆芥、食盐、小磨油，再用
一张烙馍卷着吃，味道鲜美，百吃不厌。

南瓜也是家喻户晓的美味。在炒南
瓜时，若是嫩南瓜，放些生姜丝更能
凸显其清香。而炒老南瓜时，则以大
蒜调味更佳，蒜香与南瓜的甘甜相互
交织，让人食欲大增。有人喜欢用老
南瓜熬粥喝。南瓜与小米搭配熬粥，
大人小孩都能喝。我更喜欢用嫩南瓜搭
配韭菜摊菜馍——那是全家人最喜欢的
一道美食。

一道清爽的炒苦瓜便能驱散一身的
暑气。将新摘的嫩苦瓜切成薄片，用开
水焯一下消除苦味，再搭配炒鸡蛋，是
最美的一道家常菜。

豆角秧顺着竹架攀缘而上，翠绿的
藤蔓间垂着月牙似的豆荚。晨风掠过，
豆荚轻轻摇晃，一天一个样，三四天就
长成一尺来长。我经常采摘一些豆角做
豆角焖面，搭配少许瘦肉，吃起来很是
美味。

丝瓜的攀爬力最强，藤蔓沿着木架
肆意生长，鹅黄色的花朵开得热热闹
闹。藏在叶片间的丝瓜，有的细长如
棍，有的鼓着圆润的肚子，被晨露一
洗，绿得发亮。

早晨的西红柿总挂着珍珠般的晨
露，有的泛着胭脂红，有的还顶着青
晕，圆润的果实把枝丫压得弯弯的。

紫茄子安静地卧在枝叶间，深紫色
的表皮泛着油亮的光泽，椭圆的身形好
似抹了胭脂的玉簪。这一紫一红，为这
片沉寂的菜园子增添了几分灵动。

空心菜我种植了两个品种，一种是
圆叶片的，一种是尖叶片的。我总是将
圆叶片的焯水后凉拌吃，将尖叶片用葱
姜蒜爆炒了吃。

小菜园里每一株菜苗，都带着人间
烟火气，从破土而出到成熟采摘，记录
着光阴的模样。蹲下身，我轻抚湿润的
泥土，指尖触碰的不仅是蔬菜的根脉，
还是与土地相连的生命脉络。

夏日小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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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媛媛
炎炎夏日，蜗居家中，吹着空调，

小女儿给我讲《山海经》。我听故事，她
识生字，不失意义。听她在耳边说个不
停，我不由得想起幼时的暑假时光……

小时候，每到暑假，小小的我便在
堂屋地板上铺起凉席，拿起父亲书架上
的大厚书，迫不及待躺下，躲进书中的
世界纳凉。母亲闲了，就会坐在席子
上，靠近我，手里拿着蒲扇，扇起风
来。

20世纪 90年代的暑假，耳边听到
最多的主旋律就是“知了，知了”的
鸣叫。我总在想：蝉在阴暗的地下蛰
伏良久，难道就只为阳光下的短暂高
歌？

那时的暑假，阴雨天多。每每下
雨，母亲就将父亲从柳州出差背回家的

竹床抬到我家房屋外的屋檐下。我总是
拿起书躺在竹床上，靠外的地方会被母
亲放上打开的大伞，防止有雨溅到我身
上。看看书、看看伞、看看天空，我的思
绪早已飘出院落，飞到心中的理想王
国……

后来，我们陆陆续续搬了几次家，
基本都是围着澧河转。有一次，我们搬
到了父亲单位的家属院，窗外依旧高树
挺拔、绿意葱茏，暑期蝉鸣的主旋律从
未变过，生活质量逐步提升。

如今，我和亲人们住进了高层楼
房，蝉鸣声成为历史。静谧的环境、凉
爽的空调、屋内植物茂盛生长，我开始
想念曾经的蝉鸣声声，想起蝉那短暂的
阳光下的一生——“蜕变”，多么美好的
字眼，它让我明白了，与其成为更好的
自己，不如更好地成为自己。

蝉鸣声声

■龙 熠
第一次见你
你在荷塘采莲
着绿裙粉衫，发间蝶舞翩翩
玉指纤纤点点
顾目流盼嫣然
珠凝露闪含香浓
歌声如丝如弦

从此
我走过的每一处人间
都是有你的江南

桃源

在云天之外，觅一处桃源
有红的花，绿的草，水郭环绕
有一片绿油油的沃野，和一群孩童
扑蝶嬉闹
世界如此丰饶
我可以种下诗和远方
是非、欲念、喧嚣
我统统埋于地下
腐变为滋长苗禾的肥料

荷颜（外一首）


